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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心：我们应该活出人的“高度”

汉心

我们应该活出人的“高度”
 

汉心
 

生命是一种奇迹、一种偶然，一种不经理性预设和科学实证，纯属秉承“天授神赋”的瞬间

偶遇合成，因而其独立自在的客观属性中本然地蕴涵着不可重复、不可更动的神圣感。一个生
命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天地造化精心孕育并囊括了无穷想象力和创生机能的全息系统，是
故其原生品质中便自发形成抗拒一切外在于本身伦理之外的社会改造和后天性的技术移植，即
便是看起来具有严谨的求实精神抑或被认定为符合生物“优选机制”的科学发展观，在具体的实

践过程中也常常出现正向预期与结果反向逆行的严重悖谬。所以，只要还有一息尚存并依然承
续着、连绵着生命灼热的悸动，我们便无需标榜“正确”的社会观念和伪真理的教化与修正，甚

至也无需经验或事实的刻意论证求解，仅仅凭借直觉，凭借“我思故我在”的事实，即可以体悟

到生命意识中温馨的眷顾和真切的记忆，体验到心灵内在的奔突并时时有向外的张望！这不仅
拓展了个体生命外延无限的意义空间，也使我们感知到自己与外部世界休戚与共的关联性，进
而自动生成体己度人的谦让与关切，不苟且不跋扈、不同态复仇，始终秉持着一种端肃、一种
敬畏，而后“同舟共济”合力将阻止生命正向发展的败血因子消解清除，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

命运处境与其存在的所有维度都具有机能上的同构性，所以需要相互依存，需要彼此宽容和认
同，从而感恩于红尘际遇中所有的世故风情，陶然于个人灵性与万物同生共渡的喜怒哀乐，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处境改善和人的荣誉回归重新奠基加冕。

 
曾几何时，我们总是迷恋于“科学主义”无所不用其极的偏执与霸道，总是受制于原欲崇拜

和唯物至上论的蛊惑与教唆，致使在有关人的定位与价值遵从上总是不知所云地随大流跟“主
题”，犹如临风游弋的无根叶子被裹挟着、驱策着，在历史轮回波云诡谲的场域之中进行“无意

识”的滑稽表演，要么趋炎附势协从各种极端主义无故诋毁造化所赋予人的天性，将人邪灵

化、妖魔化从而衍生出一场场毁人自义的惨剧闹剧；要么袖手旁观纵容人的自恋和迷狂，让暴
力四处张扬并主宰着我们的心性，然后目空一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征服与掠夺，被庸俗政治

经济学和泛“相对主义”一路裹挟并导向形而下的生存盲区，最终自动摈弃“绝对理性精神”和道

德律令对人类生活的疏导与启示作用，一次次听命于强势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本位进行恶

意的社会“变性”和错置，从而形成一种仅仅基于利益博弈和力量对抗的异化社会生态，使得人

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由于内在自律性道德的缺席而越发紧张且冲突不断，因而便只能倚重冷
态的律法和契约惩诫对人进行强制规训，以此维持一种徒具文明外壳而无内在激励机能的非自
愿性“和谐”社会关系。

 
这种导源于现实主义拜物教和强权硬性统合的社会伦理构成，由于缺乏超越性的精神阐发

和内在的信仰基础，使得人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动物本能自在自为的盲目性获得了社会
化的选择价值，但随着实证主义对人类神性存在的全方位否定和颠覆，人们既不能挣脱肉体的
束缚沉湎于无所牵挂的精神逍遥，也不能回归传统寻根问祖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如此，尽管
我们曾经因为欲望的激励而创生出足以自赏的物质文明，但我们关于幸福的体验却每况愈下，
即使置身于当下的“盛世”沉迷于肉林酒池的现实光鲜，我们却依然很难触及到有热度的身体和

会心的微笑，纵是历尽了千般“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市井风情，但拔开芸芸众生绰约的风姿直抵

其内在的精神实质，所透析出的却仍然是耽于利害角逐引发的异质化神经衰弱，是不能“承
受”的价值虚无主义所导致的虚拟化神采。正是由于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和值得过的根据！找不

到能激发人们立足高远、信守终生的价值理念，人性赖以存在的基础才如此脆弱，才如此常常
被自己的聪明和虚妄所颠覆并造成人性自我认知上的种种迷误，从而难于克服生存的顿挫感以
促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升华的理性反思意识。



 
众所周知，人不能仅仅为活着而活着，这是一个客观而又严肃的事实，因为他本身的存在

都具有目的性，都是个人与社会应当全力“经营”和维护的唯一有价值的正义主题。所以，让人

活出意义，让人在置身其间的社群之中获得重视并始终葆有个人历史中温情的记忆，从而超越
于“小我”的利害权衡自觉内生成不伤害、不侵犯和平共处的交往机制，沐浴于惺惺相惜的眷顾

与悲悯共度沧桑，这就不仅仅是个人伦理的自我确认见之于社会最低度的意义诉求，也是人性
基于自卫与共荣而应当持守的道德低线！因为人的本性表明他不愿意被当作手段和工具，不愿
意仅仅作为社会构成的“数量集合”而引起注意，每个人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全部，就是其在对

应于自己的一切社会与自然境况中毕生戮力表达的价值所在，所以他总是拒绝专横、反抗奴
役，总是力图挣脱形而下的生物区间企望获致一种理性的、富有神情的文明仪态。

 
因此，任何人，只要还有起码的知觉并能体察到自己依然存在，就必然会与其所处的世界

形成信息互动和精神上的共振，从而在其人生意义的表达中就不仅止于活着，不仅止于将自己
锁定在只是为了生存这一低度的工具化“物性社会主义”圈定的羞辱性人权范式之中。 所以，英

国学者史蒂森•卢克斯说：“理性的存在叫做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社会学的意义表

达，同时也是一切制度行为和法理建制产生的前置条件”，基于这一表述，我们需要重树个人

的信心和尊严，让人活出意义活出精神层面一切可能的气派，从而使人人都能遵循普适的文明
人准则为自己定制有高度的社会品性。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有可能超越于庸常俗务的
羁绊对人的处境进行深度的追问和检索，才能绕过原欲诱惑找回迷失于利益纷争中的光荣与梦
想。至此，我们便能超越蒙昧主义长期奉行的以力相搏、赢者通吃的盗跖逻辑和丛林法则，消
除“进化论”去道德化渎神主义的虚妄与自恋，让人从物性化自我贬损的迷误中向神性的意义回

归，以此规避经济原教旨主义对社会人文价值取向的蛊惑和误导。
 
所以，我们总是强调信仰之于社会良性发展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强调价值理性对人类缺

陷与罪性意志的质疑和批判，正如迦达默尔所希望的那样：“价值理性的功能除了对认识统一

性坚持不懈的迫切要求之外，还可以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它呼唤人们重视灵魂，找到自己的
天职并培育出基于爱与善的关怀和谦卑”。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对价值理性的遵从并将其置于一

切现实的事务之上，我们才能依然仰望头顶的星空，关注内心的道德，才最终悬置出具有神启
意义的“彼岸”以告慰人并让其有信心，从而使我们赖以生息的家园不致坍塌沦陷，并一次次脱

身于幽暗的历史场域看到引领人性向善的光芒。至此，我们才有足够的精神强度抵御伪真理的
迷狂，消解政治攻伐和利益争讼郁结的历史怨怼，将人的全面发展凌驾于任何观念形态之上，
从而促成意识的本能自觉并滋生出内涵丰富的神意想象，使其天赋的创造性欲求和自我实现的
内在张力被充分激活，进而自动生成希望被肯定、被尊重、以及对自由与爱的想象与渴求，由
此，我们便因了理性的判断能将一切个人主体之外的干涉力量视为对生命属性的篡改与冒犯，
从而自发地内生成对诸如歧视、压迫、弱肉强食、暴力伤害等负面社会经验和制度行为表现出
本能的警惕和抗拒。

 
因此，神学家史怀哲指出：“只要我们还有知觉，我们的本能便会意识到环绕于我们周围

的也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这种对生命的全然肯定不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工作，也是一种在道德
上必须考虑的原则……”。唯其如此，我们必须依赖于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并通过社会群体与

个人之间的互动自为，使得人人都能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将个人的内在关注和自我体恤的伦理
诉求延伸成为普适而具有整全性的社会理念，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处的世界中保持足够
的“高度”和社会正面地对话，最终形成一种根基于善与爱的伦理自觉与交流机制。

 
于此，我们便有了足够的心智把持好个体对应于自然与社会的意义表达并由此确立自己作

为人的天职，了悟到造化万象生死寂灭的轮回宿命，因而就不会重蹈“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

忧”的妄念，从而于内心深处尽可能消除生命不能“恒在”的无望感和“天命不可知”的恐惧与迷

惘，凭借着对爱与信仰价值的坚守，凭借着依然回荡于生活之中连绵的共鸣和会心的微笑，只
要还活着，还能触及到生命的脉动而且知寒知暖，为了人的自我看护与救赎，为了仿佛久违的
时空中依然波动着人性光彩，即使我们常常自足于个体心灵的沉醉，陶然于一己的私性甜蜜，
也很难至清至洁风尘不染与恶浊的现实彻底分道扬镳，但却能因此而从金元交响的名利场中分
离出基于爱的同情与共勉，找回透心的问候与点点滴滴的顾盼之情。至此，我们其实不必总是



企图标举宏大的叙事，仰望历史与现实喧嚣的伟功，而只需在目力所及的当下积极介入和参
与，于日常琐屑的饮食男女之间做作本该做的事，传递一种热量、一种希望和祝福，在无尽的
生存困厄之中承续着、郁结着一己的爱与关切，维护着各自的尊严和自信不与鄙俗的风尚同吃
同住并拒绝一切不公不义的威逼利诱，我们便能欣然自足于心中历练的全部惊喜与顿挫，从而
在“不能承受之重”的命运感中活出入世的光彩，活出斗转星移、时序流程中有意味的生命“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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